
□散 文

□诗 歌

□诗 歌

□小小说

□随 笔

□散 文

热 土2023年 6月 2日 星期五 3本版责编/鲍 宏

□小小说

瓜 棚 下
寇建斌

马二走得浑身是汗，嗓子干渴得冒
烟，正想找水喝，一股清凉香甜的气息
袭来。 他鼻翼翕动了几下，嗅出是成熟
的西瓜味道，赶紧顺着味道寻去。 不一
会儿，就看到了一片西瓜地 ，不由心中
暗喜。

马二一时冲动 ，干了件蠢事 ，从家
乡仓皇跑了出来。 公交车、火车不能坐，
身上没盘缠，打的也不成。 求搭便车，过
路司机看他那副邋遢模样 ， 谁也不肯
停，呼啸一声就飞驰而过。 这样，他只能
靠两条腿赶路。 他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
走走走，只想逃离家乡，逃得越远越好，
至于要到哪里，根本没来得及想。 一路
上不敢进村，碰上地里有什么随便塞几
口，不知走出了多远。 此时 ，他又饥又
渴，两条腿软得像面条，走路打晃，已疲
乏至极。

西瓜的香甜味道钻入肺腑，马二加
快脚步向瓜地走去。 瓜味越来越浓。 他
看到了西瓜。 那些西瓜刚摘下，堆在瓜
棚处，正装运上车。 这种瓜皮薄肉厚，沙
瓤，能甜死个人。 看着一大堆西瓜，他的

魂儿都飞了。 更为惊喜的是，他不光看
到了西瓜，还看到了一个比西瓜还勾魂
的东西———瓜棚里有个鼓得像西瓜一
样的包， 里边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票票。
如果有了这些票票 ， 他不只可以吃西
瓜，还可以吃饭、打的、住路边店，干好
多想干的事情。

西瓜堆消失， 拉西瓜的卡车远去，
只剩下了卖瓜的老汉。 老汉把一卷纸币
塞进那个黑皮包，随手一扔。 黑皮包蹦
跶了几下，趴在铺上。

马二两眼放光 ， 一摇一晃走了过
去。

卖瓜老汉收拾着地上散落的瓜皮
瓜秧，顺手递给他个马扎。 他斜睨了一
眼瓜棚铺上的黑皮包，同时扫到垫着床
腿的一块石头。

老汉收拾完 ，拍拍手上的土 ，从瓜
棚铺底下抱过个瓜，猛拍一掌，递给他，
“小伙子，吃吧，甜着呢。 ”

瓜裂开一道缝， 露出通红的瓜瓤。
马二一脸生冷，“我可没钱。 ”

老汉笑笑，“到瓜地了， 吃个瓜，说

啥钱，吃吧。 ”
马二稍一用劲，西瓜分成两半。 他

端起西瓜，埋头去吃。 瓜汁流进肚里，如
同河水浇进旱得开裂的土地，他干瘪的
身体很快充盈起来。 一个西瓜很快变成
了几片瓜皮， 老汉笑眯眯又递上一个。
他拍拍鼓鼓的肚皮，没再接。 这时，他感
觉肚里有股气被西瓜的甘甜汁液顶跑
了。 他端详起老汉，没再去看那个黑皮
包。 老汉红脸膛，慈眉善目，身板稍有些
弯曲，筋道硬朗，皮肤晒得油光发亮。 看
得出， 老汉在这块西瓜地上下了力，也
对换来的收获很满足。 他忽然想起爹，
想起老家的河套也有这样一块沙地，爹
说过想种瓜，可爹的腿有风湿病 ，不能
睡瓜棚，他不肯去，就没种。

马二弯下腰， 先把瓜皮捡到一处，
又把吐在地上的瓜籽一颗一颗捡起来，
装进衣袋。 老汉见了，笑着拍拍他的肩，
走进瓜棚，提起那个黑皮包 ，把里边花
花绿绿的票票兜底倒在铺上，拖出个盛
着瓜籽的盆，往包里灌。 包又鼓了起来，
老汉把包递给他，“小伙子， 想种瓜吧？

那点怎够，带上。 ”
马二脸上的肌肉松弛了，话也不再

冷硬。 “大爷，您怎么称呼？ ”
老汉笑道，“村里人都叫我老嘎，其

实俺不嘎。 你要是不会种，就来找俺，俺
不是吹，这村里种瓜俺数这个。 ”老汉用
拇指点点自己的额头。

马二依稀看到自家沙地上长满了
圆滚滚的西瓜，凉津津的瓜汁在肚里变
成一股暖流，融化了心里那块硬物。 他
不想再往远处走了 ， 打算带着这包西
瓜籽回去，好好跟人家道个歉 ，就是打
他一顿，蹲几日班房也认了 。 然后 ，就
跟爹一起好好种瓜。 等西瓜快熟时，自
己去睡瓜棚。 要是猪獾来了，对付它的
办法多了 ， 这玩意儿如今成了国家保
护动物，不能打死。 要是兔子 ，进了瓜
地就别想跑出去。 套住兔子 ，烤了吃 ，
老香呢。 至于蚊子嘛，买顶蚊帐就能对
付。

马二恭敬地看着老汉 ， 叫了一声
“老嘎大爷”，深鞠一躬，拎起黑皮包，顺
着原路，大踏步往回走。

破 念
李学玲

陕西有很多古香古色的小镇子， 侯爷镇就是其中之
一。 据说，这里出过一个侯爷，所以就落名侯爷镇，老张的
铁匠铺就在镇子的中央。 这老张的祖上世代以打铁为生，
他由此也学了一身真本事。 虽然他打出的锄头耙子大铁
锨远近闻名，但随着机械化浪潮的推进，生意一年不如一
年，唯一的儿子也跟着打工的大潮南下了。 不过，他的心
态极好，和老伴两个人守着门可罗雀的营生，并不觉得冷
清，反倒觉得既可以守着祖业，又可以自食其力不连累儿
子，也算是难得的自在悠闲。

这天，天气闷热，街上行人不多，老张刚泡上一壶茶
在门前的老槐树下坐稳，一个衣着讲究，自称从上海过来
探望亲戚的外地商人缓步走来，据说是去车站路过这里，
想讨杯水喝。 老张本就是热情好客的人， 一听说是外地
客，赶紧忙不迭地递烟倒水。 谁知那商人一眼就盯上了老
张手中的茶壶，接过来上下左右看了个遍，眼睛直冒光。

“老人家，你这茶壶从哪儿来的？ ”客商一边端详茶
壶，一边小心翼翼地问老张，“这壶您卖不卖？ ”

看客商问得急切，老张也有些吃惊了。 这把破壶他也
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反正他小时候就有了，他爹用过他接
着用，儿子回来也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卖，我可以出十万！ ”他见老张不做声，就又
追加了一句。

老张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壶给摔掉地上。 他是真没
想过，就这把破壶能值这么多钱！ 可是他慎重地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客商的要求，他觉得，这把壶用了祖孙三代，
很有纪念意义，给多少钱都不能买，留着也算是个念想。

客商走了，老张再也坐不安生了，干一会儿活就不由
自主地看看茶壶，生怕碰着了，挪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合
适，干脆就收起来藏进衣柜里。 这一夜他彻底失眠，一连
起来看了四次，天快明时才勉强敢眯了几眼。

从此，老张彻底没了安宁日子，不停有人来问茶壶的
事，甚至有亲戚朋友开始向他借钱，再加上生怕古董茶壶
出意外，晚上提心吊胆不敢睡，没过多少日子，老张整个
人就憔悴了很多。

这天，院子里又来了一拨人，谈起茶壶的事，其中也
有孩子的大舅老孙。 老孙开始并没有说话，看大家都说够
圈了才从墙角挤过身说：“哥，我那个窑厂设备太落后，这
几年也没赚着啥钱， 等你卖了壶一定得资助我一些添设
备用。 外甥小时候去我家，我可亲着嘞！ ”老张黑着脸，狠
狠吸了几口烟，站起来用脚使劲拧灭了烟头，快步从屋子
里拿出茶壶， 当着大家的面敲了个粉碎。 院子里一片哗
然，老伴连声叫着：“疯了，疯了，老头子，我看你是疯了！ ”
众人默然退去，从此再没人提茶壶的事。

敲碎了茶壶，众人心里也没了念想，老张的日子很快
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心情好了，日子也似乎更加悠闲起
来。 没两年，他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套房子，一家人和和美
美过起了全镇都羡慕的好日子， 老张一直活到九十八才
安然离世。

没人知道，当年，就在老张砸壶的头天晚上，那个上
海客商拉着一个黑色皮箱，匆匆离开了张家后院。 他用二
十万买走了那把张家用了三代的茶壶。

草原风光 吴新民 摄

海 韵 于光明 摄

金 扁 担
陈洪柳

妻子气呼呼： 咱儿结婚没钱买房买车，你
不是说有祖传金扁担吗？

我百般无奈：问题是我爸没传给我，我又
不知道那东西藏在哪里。

父亲去世早，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大，
她临终时跟我讲，祖传的金扁担，一定要继续
传下去。 我没太在意，全当耳旁风，准是老糊涂
了，胡说八道。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怎么可能
有神话里的金扁担，说这话太离谱了。

我是山城棒棒军， 好不容易娶妻生子，依
靠卖苦力养家糊口。 地主的后代有古董，我信。
贫农的后代有金器，谁信？ 虽然我压根不信，但
是妻子深信不疑，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

穷怕了，穷疯了，妻子想抓住救命稻草，不
断吹枕边风：尽快找到祖传的宝贝，找大老板
卖个好价钱。 你三十多岁才结婚，咱儿也老大
不小了。

你咋老想着一夜暴富？ 咱不是暴发户，平
头百姓就得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是我瞎想，是你妈亲口跟你讲的，你亲
口跟我讲的，我没无中生有，我没胡编乱造，老
人遗嘱会没根没据？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
真的有呢？

没谱的事，没影的事，傻子才信。
干脆回一趟老家，肯定藏在老家，去老宅

翻箱倒柜找找看。 刚开始我以为是一根长扁
担，仔细一想不可能，应该是小小的没多长。 你
看电视里的金棺材，都不是大的，是那种小小
的，咱家的宝贝应该藏在墙壁或者地窖。

老家在江西 ，二万五千里长征时 ，老爸
随部队转战到四川 ，后来腿瘸了留在地方务
农。 爸跟我妈结婚后，没多久生病去世，我妈
才搬回娘家重庆 。 我是遗腹子 ，我妈是女汉
子，她一生要强 ，不肯改嫁 ，我们母子俩相依
为命。

经不住妻子婆婆妈妈、唠唠叨叨，我去了
一趟四川，走访了父母生前的单位，打听到一
些情况：你爸是战斗英雄，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运送弹药受伤中枪，骨头里取出子弹，抢救及
时保住性命，腿瘸后光荣退伍，没听说金扁担

的事。
妻子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落泪，

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我寻回江西老家。 我不
胜厌烦只好照做， 答应她陪着我千里寻亲，千
里寻宝。

皇天不负有心人， 风尘仆仆找到祖籍地，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 你家确实有金扁担，
我们都听说过，但没有人看见过，可能财不外
露吧。

老宅早就倒塌成一片废墟，妻子打了鸡血
一般在原址挖了半天，只挖出几条蚯蚓，大失
所望。 我想查看宗谱，老人们说早就化成灰了，
破四旧时期，红卫兵满村子抄家，一把火烧毁
六本厚厚的线装宗谱，没收一批金银财宝。

晚上借宿堂叔家里，走火入魔的妻子悄悄
附耳说：这回你信了吧？ 大伙都说有，那就真的
有，可惜没藏宝图，说不定埋在你爷爷奶奶的

坟墓里。
我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咆哮一句：滚！ 我

总不能刨祖坟吧？ 即使有也属于国家，我再不
孝也不会去干荒唐违法的事，从今往后不准再
提这件事！

回到山城， 妻子果真缄口不言金扁担，我
也渐渐忘却，回归平静生活。

前些天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又打破了平静
生活，堂叔用老人机报喜：我老宅拆旧房建新
房，发现我们的家谱，一大家子太公后人。 我爸
文革后私下记载的，一直瞒着我们，直到去世
都没同我们提起过这件事。 家谱是繁体字，文
言文，很多人看不懂，我也认不全，你要不要再
回来一趟，看看上面的详细记载？

告知妻子后，她激动的眼圈湿润，一个劲
催我赶紧买高铁票出发。

独自重返江西，捧着毛笔手书的家谱，翻
着破烂不堪的宣纸，小心查找。 祖宗保佑，果
然发现一段鲜活的文字 。 据家谱记载 ，我爷
爷是茶马古道的挑夫 ，带领乡亲挑担发家致
富 。 我爸爸是全村力王 ，参加红军后挑弹药
长征。

我恍然大悟，赶忙致电妻子：终于找到了
咱家的金扁担啦……

乡村是无锁的部落
钱国宏

时下的都市里， 家家都有门锁， 楼房也一律安
上了防盗门。 而在我的东北乡村老家， 家家门上无
锁， 没有城里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 民风至纯
至淳的乡村中 ， 至今闪烁着一道从未凋谢的风
景———家家户户不上锁。

乡村人家住得密， 一幢幢房屋像是亲兄弟似地
连成了一片， 方方正正的院落像楚河汉界两岸的棋
子， 规规矩矩地摆在庄子里。 庄子活得很简单： 篱
笆院一围， 就是一户人家； 大门朝南 ， 后门朝北 ，
再弄两扇窗户 ， 一户人家便有声有色地闪现在乡
村里了。 乡村四季倒有三季活挤 。 白天 ， 家家户
户的大门或虚掩着 ， 或敞开着 。 成年男女劳力都
荷锄下田去了 ， 家里剩下的都是些稚童或老人 。
老人或背着粪筐慢慢悠悠在前庄后街转转 ， 或拄
着拐杖在村口的大柳树下闲聊 ； 孩子呢 ， 下河摸
鱼虾、 上树掏鸟窝……忙着呢！ 家门一律不上锁，
又没人看护， 会不会有贼人趁机入室行窃 ？ 这一
点， 大可不必担心 。 在乡村 ， 人的心地和泉水一
样洁净纯正， 不消说贼人， 就是连有 “歪歪肠子”
的人都没有！ 自然不会有人鬼鬼祟祟潜入农家翻
箱倒柜。 但是农家却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时常有
外人大大咧咧地登门———路人口渴了 ， 就近到一
户农家找口水喝 。 在乡村没有 “讨水 ” 这一说 ，
水是大自然赐予的， 公来公去， 你若渴了， 便喝，
没有人会为难你或让你领情 ， 你也不必客气 ， 只
管喝罢了。

晚饭过后， 劳累了一天的农人们仨仨俩俩地出

了家门， 拎着小板凳、 摇着大蒲扇聚到村口的大柳
树下， 天南海北地闲聊。 家门依旧不锁， 顶多找根
“丫” 字形的小木棍一别了之———这还是为了防止
散养的牲畜们进屋胡吃乱啃。

大人孩子整天都在忙碌， 所以很多人家长年就
是大敞四开的 ， 一副 “空城计 ” 的样子 。 家门无
锁， 不是因为彼时的农户家家家徒四壁———富裕程
度并不能决定有锁无锁， 倒是一种心境决定着锁头
的用途———在坦坦荡荡的农民面前， 贼人哪敢生出
贼心？！

有些时候， 家人临出门时忘了收晾晒在院中的
衣服， 等晚上进门时才发现： 晾干的衣服已整整齐
齐地放在了衣柜上———家门无锁， 左邻右舍恰好帮
忙。 赶上雷雨天 ， 左邻右舍还会跑进哪家 ， 苫酱
缸、 收衣服、 攒干菜、 把院中的农具收归屋内、 把
散养的鸡鹅赶回圈中……家门无锁， 竟还有这等方
便之处。

应该说， 农家的物质生活相对是落后的， 贫困
的。 但就是这样， 在我的记忆中， 却从没耳闻目睹
过入户行窃或哪家失窃的事。 小小的村落， 因无锁
而折射出的信任度 ， 确实让人感慨不已 。 我的老
家， 至今依然是门上无锁———因为淳朴的乡亲们懂
得： 再结实、 再先进的锁也挡不住人心的贪婪。 社
会信任度的缺失 ， 并不能通过锁的普及而能挽救
的！ 在今天来说， 锁也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人心
的格局大小和世风的洁净程度———只要人人向善，
风气好转， 锁， 终有 “下岗” 的那一天！

人在旅途（外二首）
丁 宇

记忆水域的驿站
承载生命的痛苦和喜悦
让粼粼秋水漾起的涟漪
在风浪的起伏中尽情诉说

人生旅途的中转站
见证岁月的悲欢离合
让热血和泪水铸就的诗篇
在秋雨中诠释着永久的牵挂

扬气理想的风帆
码头是心中不变的歌谣
每一次的团聚与分离
都有饱经沧桑的传奇故事

渐行渐远的故乡
枝头上熟透的故乡
在浅浅的月色中渐行渐远
金色的回忆
模糊了所有仰望的视线

越来越仓促的脚步
在蓝蓝的天空间渐行渐远

远去的歌谣
模糊了所有纯真的童年

在睡梦中喃喃地私语
在淡淡的思念中渐行渐远
父母的嘱托
模糊了所有时间的概念

村庄的琴弦上
爬满青苔的石板路
无法延伸心灵的诉说
日子却在灯笼中明亮起来
如同缀满枝头的浆果

失手打碎的陶瓷
无法弥合最初的梦
流淌的音乐在跳跃的琴弦上
隐隐约约灼痛如水的誓言

远离的村庄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会在意黄昏还是黎明
被季节苦恋一生的阳光
在轮回中拔节成岁月的沧桑

盛 夏 的 诗 行
李 坤

随着一声蝉鸣，
暴雨倾盆。
你不知道的是，
一脚踩进水里，
一脚也踏进了夏天。
太阳的脸涨得通红，
目光落在溪水里，
比白银还耀眼，
打在水面上，
噼啪地响。
季节的血液在肆意窜动，

夏日这幅水彩画开始着色了，
大自然的调色师
把每一种色彩都用到了极致，
色彩浓烈，铺陈绚烂。
那声声流响，
是盖在夏日里的印章，
蛊惑出一首火辣的诗歌，
生动了一个盛夏。
我醉在光影里，
手舞足蹈地去追寻，
这个夏天最浓情的诗行。

初夏，花开人间
杜学峰

初夏，花开人间。
谢灵运有诗曰：首夏犹清和，芳草

亦未歇。 初夏时光，一切还是风清日朗
的眉眼，它迈着轻盈的步子，开启了一
场花草的嘉年华。

母亲的小院里有一株紫藤萝，每到
夏天，便如期盛开，淡紫色的花朵缀满
了枝枝蔓蔓，一朵朵，一串串，像无数颗
粉紫色的心在风里燃烧，腾起浪花般的
雾岚，浩浩荡荡，如梦如幻，尽显着宗璞
女士笔下的《紫藤萝瀑布》的盛景，令人
陶醉。

这株紫藤萝有些年头了，却没人说
得清它是如何生长在那的，许是风吹来
的，又或许是鸟衔来的。 它捧着一颗顽
强的心，落地生根，在日光月影里勤勉
生长，从春到冬，从嫩芽到牵藤，这中间
历经过无数个黑夜， 接纳过无数次风
雨 ，终于走到壮年 ，枝叶繁茂 ，花开灼
灼。 我站在树下仰望，它如一尊参透世
事无常的佛，在时光里温柔浅笑，每一
寸脉络里都流淌着淡定从容的气息，让
人心神安宁。

在老家，太阳花随处可见，大抵是
好养活的缘故吧。随手撒一把太阳花的
籽，很快便长出密密麻麻的嫩芽，又或
者掐个枝条随意插进土里，它也能绝处
逢生，立身脚下的泥土，繁衍出一大丛
来。 对门的李婶对太阳花相当痴爱，她
家的庭院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过道，其余
的地方全部垦成花圃， 种满了太阳花。
李婶得了绝症， 医院说治愈率非常低，
接到诊断书的那天，家里的人都是一脸
愁苦，唯有她，脸上挂着笑意，像一棵被

命运掐断的太阳花，顽强地生长着。 她
说，我得像太阳花学习，无论如何都得
竭尽全力地活着，我要多活几年，看着
孩子们成家立业。 她一次次地化疗，坚
强地挺过了一年又一年。

此时的太阳花正沸沸扬扬地开着，
绯红、紫红、雪青、明黄，远远望去像一
群热闹的小蝴蝶，谁能想到这些普普通
通的花草， 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
李婶蹲在花旁，深情地抚摸着那一团团
的绚烂，眼底都是对日子的期盼，似乎
苍白的脸上也多了几分明媚。这样的画
面让我心生感动：原来每一个微弱的生
命，都在坚韧地拼搏未来。

初夏，山野阡陌间最惹眼的莫过于
金银花了。 一丛丛，一簇簇，青翠的藤蔓
恣意地延伸开来，有的在山石树木上攀
岩，有的在沟渠草地上匍匐，随遇而安。
娇俏的花朵从枝叶间探出头来，一簇金
黄，一簇银白，在阳光里迸溅起澄明的
光，明晃晃金灿灿，朵朵奔放热情。金银
花又名忍冬，四季长绿，历经春的悸动，
夏的繁华，秋的萧瑟，冬的苦寒，生生不
息。

作家张恨水先生在 《山窗小品》里
写：“金银花之字甚俗，而花则雅……当
疏帘高卷，山月清寒，案头数茎，夜散幽
芬。 泡苦茗一瓯，移椅案前，灭烛坐月光
中，亦自有其情趣也。 ”你看，这素雅的
小花也会给清寒岁月添了些许乐趣。

初夏，还有丁香，还有杜鹃，还有山
荆……每一朵花草都在辛苦而温暖地活
着，热气蒸腾，我们何不向一棵花草学习
呢，在迢迢尘世里找到生命的光亮。

hnrbrt7726@163.com


